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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确立为关键性的新生产要素，催生了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

生产力。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维度，首先梳理生产要素从土地、劳动力、资本

到技术与数据的历史性演进逻辑，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进而深入剖析数据要素既作为

劳动对象又作为劳动资料的哲学二重性，阐释其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最后，从存在论、

认识论、价值论三个方面，系统解读数据要素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对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反思，不仅是马

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课题，也为理解数字文明提供了深刻的理论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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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ata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crucial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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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to new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Based 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philosophy,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logic of production factors from land, labor, capital to technology and data, 
revealing the objective inevita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t then delves into 
the philosophical duality of data as both an object of labor and a means of labor, elucidat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ts subject-objectification and object-subjectificat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contained in data factor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new productive forc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but also provide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digit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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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 

当前世界正处于未有之大变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浪潮席卷全球，我

们正置身于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之中，这场革命不仅深刻地重塑着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更在根基处推

动着生产力质的飞跃。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

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表明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

新动能的核心驱动力的关键动力。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生产力在数字化时代的当代形态，经典政治经

济学将生产力要素概括为“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然而，生产要素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

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而不断拓展的历史范畴。从农业时

代的“土地与劳动”，到工业时代的“资本与技术”，再到数字时代的“数据”，每一次新生产要素的登

场，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并深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认为，

无论技术如何演进，人始终是生产过程的能动主体，技术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探讨新质生产

力时，我们既要与技术决定论展开批判性对话——该理论将技术视为自主发展的力量，贬低了人的能动

性；也要与后人类主义进行思想交锋——后者试图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却可能模糊了人在生产实践中的

主体地位。 

2. 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与理论必然性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

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4]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未来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崛起并非偶

然，而是生产力演进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双重驱动的必然结果。 
(一) 历史逻辑：生产要素的迭代升级 
生产要素的演进遵循着“劳动与土地→资本→技术→知识与信息”的路径，每一次迭代都标志着生

产力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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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锚定土地和劳动力，呈现出强烈的资源依赖性。威廉·配第在《赋税论》

中提出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5]，精准刻画了这一时代的核心生产关

系。土地作为“被动载体”，提供土壤、河流等最原始、最基础的物质基质和可能性，是财富得以产生的

“物质基础”。而劳动作为“主动力量”通过耕种、开采等有目的的活动，能够将土地中的潜在资源转化

为实际财富，是财富得以创造的价值源泉。二者共同构成农业时代财富创造的自然基础。 
工业革命开启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篇章，“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主导生产要素，机器与工厂

体系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引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是“由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的”价值

体，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规模化生产和技术革新，突破自然条件对生产力的限制。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

展，资本主导的生产模式逐渐暴露出高能耗、高污染、要素边际效益递减等问题—当机器设备和工厂规

模达到一定阈值后，单纯增加资本投入已难以推动生产效率显著提升。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与垄断的出现，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指出，“资本本质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6]。将知识、管理这类非物质

性资源纳入生产要素的视野，凸显了人类智力活动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生产要求的更高形态演

进埋下伏笔。 
进入信息时代，“技术”和“通用目的技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呈现出“第一生产力”的

磅礴力量。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预

见了科学科技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时代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数

据脱颖而出，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双重身份——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

性力量，并对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带来革命性影响[7]。 
历史呼唤一场更具颠覆性的生产力革命，这意味着，生产要素不仅是“量”的积累，更要做到“质”

的跃迁。这一演进历程雄辩地证明，新质生产力的出现，遵循着社会发展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是生产

力自身在科技赋能下实现质的跃迁的必然产物。 
(二) 理论逻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从理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这

一规律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 
首先，原有体系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深刻的矛盾。从生产力看，传统模式以要素投入和规

模扩张为核心，主要依赖资本、劳动等要素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如今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要素边际效

益递减和技术进步红利见顶的“三重约束”，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从传统模式转向“创新驱动”，

突破传统生产力模式的束缚的时代回答。从生产关系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性，本质是生产关系必

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求，原有的经济结构、社会分工和激励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旧

的生产关系已束缚了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手脚，“变革”已成为系统自我延续的唯一出路。其次，

新质生产力是作为“革命性力量”破土而出，是破解矛盾的“拉力”。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能够塑造生产力内核，反向牵引生产关系进行适应性变革，打破二者的失衡状态，形成“生产力升级–

生产关系调整–矛盾破解”的正向循环。最后，新生产关系在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适配”中得以重塑

实现了矛盾的转化。新质生产力的诞生，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呼唤新的经济

结构。同时，也要求新的分配方式，关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的价值贡献在分配中的体现。矛盾转化

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历史的车轮正是通过这种“生产力发展→与旧生产关系冲突→生产力自我革

命→催生新生产关系”的循环，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接续，也是理论发展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它标志着

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以产业升级为方向的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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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质生产力的哲学新范式 

在新质生产力的构成中，数据要素扮演着“新石油”与“智能引擎”的双重角色，作为关键的生产资

料的同时，能通过算法和算力的加工，驱动生产力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范式演进。数据要素的赋

能性与融合性、非竞争性与可共享性，以及其引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新矛盾，共同彰显了新质生产力

的哲学新范式，推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实践进入新阶段。 
(一) 普遍联系的深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本身并不能作为直接生产力投入生产过程，它不像土地或机器那样孤立地发挥

作用，其价值在于与其他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从而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性效能[8]。例如，

“数据 + 土地”实现精准农业，“数据 + 劳动”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数据 + 资本”引导科学投资等，

都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在这个过程中，数据不仅深化了已有的联系，更

创造了过去不存在的、新的普遍联系形式，将一个个“信息孤岛”融合成了“有机生命体”。在新质生产

力中，数据作为“链接者”和“催化剂”，极大地深化和复杂化了生产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 
(二) 对稀缺性悖论的超越 
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矿产具有强竞争性和消耗性，即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会减少或者影响其

他人对其使用的数量和质量的特性。而数据要素则恰恰相反，数据可以被无限复制、多人同时使用且价

值不减反增，反而可能在碰撞中产生新的价值。一个成功的数字平台其价值的增多就在于越来越多的用

户使用，新用户的加入以及对数据的共享不仅不会损害老用户的使用，反而会提升所有人的效用。这一

特性在哲学层面挑战了基于稀缺性的传统经济，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增长的物理极限和资源约束，展现出

指数级增长、网络化协同和生态化演进的全新面貌，为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开放、协同、共生的新内涵。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印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形态在螺旋式上升中不断前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破解旧有矛盾的同

时，必然会引发新的、更高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催生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

系，一方面，要加速变革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谋划和构建促进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9]。 
从生产力层面来看，新旧动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传统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无法满足新产业的

需求。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产业构成的经济体系中扎根和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新兴行业在

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会对传统产业进行冲击，产生创造性破坏的阵痛。从生产关系层面看，旧的生产关系

无法完全适应新生产力的特性。数据产权界定困难、分配关系失衡导致“数字鸿沟”加剧以及劳动关系

的变革和冲突，使得新生力量与旧有框架变现出了“适应性矛盾”。 
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识别、分析并主动解决这些新矛盾的过程。矛盾是发

展的根本动力，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使其更好地适应并促进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正是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的核心历史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适应

数据特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数据基础制度”，这正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重要举措。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本质上是不断识别、分析并解决这些新矛盾的过程。矛盾是发展

的根本动力，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优化分配体系、健全劳动保障制度，才能使生产

关系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推动社会形态不断向前演进。 

4. 新质生产力对人类认知与实践的重塑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更从存在论、认识论、主体论、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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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层面，深刻重塑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实践，展现出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意蕴。 
(一) 存在论的意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新质生产力的出

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它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中以“实体”为核心的

存在观念，推动我们的世界观从“实体”到“关系”再到“过程”的深刻转变。 
在传统生产力观念中，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是核心的“实体性”存在，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更多更好

的实体——更多的工厂、更先进的机器，实体之间的关系比较固定。而在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存

在则以数据为纽带，其核心要素是数据、算法和算力，从而使“实体”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数据不

再是静态的客体，而是流动、交互在人和产业之间，通过动态关联作用凸显其价值。同时，传统生产力

的本质是实体要素的功能释放，价值的创造主要聚焦于机器的生产结果，而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则是“数

据驱动的动态过程”，在数据驱动的过程中持续产生新价值，生产力的存在即价值创造的过程本身。 
数字化的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哲学从关注“实体”向关注“关系”和“过程”的现代转向，其存在方

式更接近于一个动态的、流动的、由复杂关系网络构成的信息生态，而非一堆静态实物的集合。 
(二) 认识论的意蕴 
经典认识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倾向于将知识视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摹写或表征，人

类通过感官和理性，像镜子一样去努力精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规律。而数字化新质生产力下的认识模式

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认识的目的不再仅仅是精准的描绘过去和现在，更是为了精准地预测未来。大数据通过对海

量数据的挖掘，揭示人类直觉无法发现的相关关系，从而实现对未来的预测。同时，认识的重点也从“为

什么”转向挖掘“是什么”，通过借助算法模型对于数据资源的分析和挖掘，即可以精准地预测需要，形

成了一种“非人类中心”的认识论。 
其次，认识不再是旁观的，而是参与式的创造式的。在传统反映论中，认识者是外在于被认识世界

的存在，并努力使其观念符合客观现实，力求避免主观干预。而在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模式下，认识行为

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认识工具如算法、平台、推荐系统等，会主动地塑造了我们所认知的现实。以抖

音为例，一个视频推荐算法在“认识”你的偏好时，也在通过它推送的信息流，塑造和强化你的认知环

境和观点立场。这不再是简单地反映既有知识，而是从数据中“生长”出新的、前所未有的内容，知识的

生产从“发现”转向了“创造”。 
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出现，让知识不再仅仅是静态的、被发现的“真理”，更是动态的、用于预测的

模型和能够生成新现实的工具。同时，认识者不再是与世界分离的旁观者，而是嵌入世界、并与世界共

同演化的参与者，认识过程变成了就是一个改造世界、生成新现实的实践过程。 
(三) 价值论的意蕴 
价值论的本质是研究“价值是什么”以及“价值如何产生、评判和实现”，核心是回答“客体对主体

的意义与效用”这个根本问题。传统生产力的工具理性，为将“效率最大化”作为首要甚至唯一目标，把

技术、资源、人力等都简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但却弱化了对价值意义、社会影响的考量。数字

化时代，在高度自动化的系统中，人可能被简化为一个数据点、一个效率单元，或是系统的一个冗余部

件，导致人的异化。 
新质生产力首先以其前所未有的数据、算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将工具理性推向了巅峰。同时，

也将其内在的价值张力空前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呼唤一场从片面追求效率到全面审视价值的深刻再平

衡，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为何而做”这个根本价值问题。它提出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

文明问题：我们渴望利用新技术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社会？当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人的尊严、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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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何在？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层的结构性根源，其核心推动

力来自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逻辑。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下，追求资本价值增殖仍然是最高目标，

当数字技术提供了实现这种积累的新可能时，对工具理性的崇拜便自然而然地被强化。然而，数据作为

数字时代的“息壤”，具有自我累积、永不灭失的特性，其价值具有指数级爆发特征，在治理现代化中，

国家理性可以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同的精神统领，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它要求

一种新的“实践智慧”：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共同指引人类

走向一个既高效又能动、既富裕又公平、既强大又温存的未来。例如，我国数据产权“三权分置”制度，

在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之间寻求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的制度性再平衡。同时，党和国家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这是对数

字资本无序扩张的制度性约束。 
总之，数字化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其哲学意蕴在于它深刻地重塑了我们所理解的存在、认知、和价

值本身。它不再仅仅是关于“如何生产”的工具性问题，而是上升为一个关于“我们将成为谁”、“我们

将走向何方”的元问题。它要求我们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哲学层面的审视与思

辨，以确保技术进步最终导向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未来。 

5. 结论 

数字化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历史性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哲学意蕴深刻重塑了人类对存在、

认知与价值的理解。它不仅在现象层面表现为技术效率的提升，更在方法论上深化了系统性的普遍联系，

在价值论上预示了超越传统稀缺范式的新可能，并在社会历史观上持续推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运动。对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哲学追问，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更是我们理解、

适应和引领数字文明浪潮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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